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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形容和谁的关系铁，常常会说：我们是
小时候一起玩“尿泥”长大的。这对于现在玩手
机长大的孩子来说，恐怕很难理解。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居民们为了烧火做饭取
暖，常到太原东山脚下拉“烧土”，用这种土和煤
面掺和起来和煤泥拍煤饼。这些烧土中有一种
颜色发紫、粘性十足的土，是孩子们玩泥巴的最
佳材料。用这种土和出来的泥，我们叫它“胶
泥”。

和泥时，我们先把土中的小石粒拣出来，
再把土坷垃捣碎，如有条件最好能用筛子筛一
遍，使之成为细土，然后兑上适量的水，像和面
那样反复揉搓，这样和出来的泥柔软而有韧
劲。

泥和好了，我们就按照各自的喜好捏制各
种物件。如能发出稚嫩而尖锐声响的泥哨，外
形逼真、炮塔履带俱全的微型坦克，有鼻子有眼
四肢俱全的泥人等等。当然，捏一支“二把盒子
枪”，是买不起玩具枪的男孩子们的最爱。“玩打
仗”时手里掂一支“盒子枪”，那感觉真叫一个
酷。

除了捏制各种心仪的物件外，我们还爱玩一
种叫“补锅”的游戏，就是两三个小伙伴各自和好
一块大于“半头砖”的泥坨，把它捏成“平底锅”形
状，找一块平地，以“石头、剪子、布”确定先后次
序，将手中的“锅”底朝上、口朝下，以恰到好处的
力量平行扣向地面，使“锅底”由于空气作用爆出
一个窟窿，另一个小伙伴就要视窟窿的大小，拿
出自己的泥巴把这个窟窿补上。谁的“锅”爆的
窟窿大，谁就赢的泥巴多，但如果你摔“锅”的时
候把“锅边”也摔裂了，就算输了。所以“做
锅”的工艺就很讲究，和泥要和到位且软硬适
度，锅的周边要薄厚均匀，锅底稍薄于锅边而
不漏气。摔的时候也有讲究，手腕翻扣要迅
速，用的力度要适中，特别是要让“锅口”水平
着地，才能使锅里面的空气冲破锅底。

玩泥巴的过程中，有时需要加湿和泥而附近
又没有水源，有的孩子就撒泡尿来和泥，“玩尿
泥”的说法大概就源于此吧。

现在回想起来，无论是用泥巴捏制自己喜爱
的玩具，还是“补锅”的游戏，都培养了小孩子“动
手”的能力和争强好胜的心性。

玩泥巴玩泥巴
晓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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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80年代，我住在新建路 28号大院，人们叫它省
直农囗大院，住了有七八年时间。单位省气象局就在新建
路羊市街口对面，离宿舍近，去钟楼街很是方便。穿过羊
市街一路向东，过了宽银幕，再过解放路十字路口，钟楼街
就到了。

钟楼街是太原市历史悠久的繁华街市，商场毗连，店
铺林立，小到针头线脑，大到家具家电，无论是剃头制衣，
还是喝酒吃饭，应有尽有。

我曾在按司街上剃过头，在华泰厚店里做过衣服。吃
元宵去老鼠窟，买闹钟上亨得利。在开化市买过自行车，
在大中市买过圆桌、电镀折叠椅。拍照去过街东头的开明
照相馆，买邮票、寄信去过西头的邮电局，小饭店里吃过炸
酱面，上海饭店的包子馋得人口水流……

记得邮局旁有个小饭店，忘了叫什么名字，以面食为
主，有一毛五一碗的炸酱面、一毛八一碗的浇肉面，还有八
分钱一碗的白皮面。

那时工资低，一个月只有 36块钱，轻易不敢下馆子。
有时实在嘴馋，就去吃上一碗炸酱面。吃面是为了喝啤
酒。那个年代物质匮乏，市场上很难买到啤酒，只有到了
饭店才有啤酒卖，但有个条件，你只有买人家的饭或菜，才
卖给你一碗啤酒。

我往往是花上一毛五分钱二两粮票，要碗炸酱面，再
花上两毛钱要碗生啤。啤酒装在大木桶里，服务员把木桶
上的龙头打开，那凉津津、起着白沫、冒着气泡的啤酒就流
出来了，没等服务员把酒端上桌，口水已在嘴里打转转。
先吃上一口热乎乎的面，再喝上一口凉津津的酒，顿时暑
气全消，那个舒坦，至今想起来都美滋滋的。

除了小饭店，上海饭店咱也吃过，不过那是为数不多
的几次，没有特殊情况是不敢去的。那里的饭虽好，可也
贵。

第一次是参加工作不久，带父亲去柳北一个口腔门诊
部镶牙，镶完牙后，也到饭点了，于是我领父亲来到位于钟
楼街的上海饭店。父亲说，太贵了，找个小饭铺吃碗面算
了。我说，咱也不天天来吃，尝尝鲜嘛。父亲拗不过我，只
好跟我进了饭店。

上海饭店当时是与晋阳饭店、林香斋齐名的“太原三
大饭店”之一，用今天的话说，是个高大上的地方，能在那
里吃顿饭，是很有面子的事。虽然我只有 36块钱的月工
资，但请父亲在上海饭店吃饭是我早就想好了的，一直没
机会，这次也算是对父亲养育之恩的一种回报吧。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这家餐馆，上二楼，进了个小包
房。点的什么菜已记不清，只记得给父亲打了二两散装白
酒，还有小笼包。那包子真叫个好吃，皮薄馅大，卤汁饱
满，鲜美可口。虽没点什么有名头的菜肴，可我看得出，父
亲吃得很高兴。

第二次是在和妻子结婚登记后去的。结婚成家乃人生大
事，理当庆祝一番，我和妻子从庙前街办婚姻登记处领完证出
来，就直奔上海饭店而去……

后来我还和同事去过一次。没点菜，只点了包子，我
们就是冲着上海饭店的小笼包去的。

虽然只是有数的几次，上海饭店已深深刻在我的记忆
深处，每每想起，那白胖胖的小笼包子就在我的眼前晃来
晃去，真是呼之即出，挥之不去……

钟楼街记忆钟楼街记忆

此刻，望着书桌上母亲的遗像，我又想起敬爱的母亲
了。

1985年 6月 11日，我正在山纺中学高中文科班给学生
们上语文课，突然接到妹妹从天津发来的加急电报：“母病
危，速归。”我请了假连夜乘火车赶回天津，径直来到医院
病房，妹妹悄悄告我：“母亲弥留许久，好像就是等你了。”
我一下跪在母亲的床头，对着她的耳朵说：“妈，我回来
了。”我似乎看到母亲在点头，抑制不住感情大声哭了起
来。当晚我守候在母亲身旁，握着她瘦削的手，历历往事
浮现在眼前。

母亲出生在贫苦人家，从未上过学，但凭着聪明好学，
学得一手好针线，做得一手好饭菜。嫁给父亲后，一生操
劳，带大了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哥哥在天津汇文中学上学
时就参加了学生运动，天津一解放，他就参加解放军南下
了，深明大义的母亲为哥哥收拾好行装，含泪送走了哥
哥。我家成了军属，街道每月发给生活补贴，母亲又揽下
糊火柴盒的营生，虽说生活十分拮据，但仍供我们上学。
1952年，我考上天津百年老校铃铛阁中学，小学四个班只
考上我一个，录取名单还登在《天津日报》上。母亲喜极而
泣，奔走相告，还特意做了我最爱吃的烙饼炒鸡蛋。上初

中了，母亲为我缝制了一件蓝布中山服，我一直穿到高中
毕业，六年间缝缝补补，几次加长，坐在我座位后的同学笑
着对我说：“看见你衣服上密密麻麻的针线眼儿，我直眼
晕。”

1973 年，我得了肺结核，从太原回到天津父母家养
病。父亲说：“对这种慢性病要三分治，七分养。”母亲说：

“你不用害怕，对疾病，治疗不可少，健康饮食不可少，身体
锻炼不可少，快乐心情更不能少。”在父母精心调养下，我
的病很快治好，告别双亲时，看到父母双鬓白发，我落泪
了。返回太原后，我重新登上高中语文课讲台，牢记着母
亲的教导：“你要好好教书！”

1985年 6月 13日，我回到天津第二天母亲就去世了，
我们兄弟姐妹悲痛至极，料理完丧事，我怀着无限思念母
亲的心情回到太原。从此我的书桌上多了一张母亲的遗
像，每当抬头看到母亲慈爱的面容时，我就增加了努力工
作学习的动力。第二年我教的文科班语文高考成绩在全
市名列前茅，学校发给了我一笔不菲的奖金，我寄给了妹
妹，我们共同置办了一块墓地，让父母合葬，我也曾回天津
祭奠扫墓。

如今母亲离开我们 36年了，但那些往事时刻温暖着
我们的心灵，激励着我们向真诚、善良、勤俭、高尚的境界
迈进。母亲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故乡娄烦大量种植山药蛋，这里的山
药蛋沙面好吃，这个晋西北高原的特产，
总是让我魂牵梦绕。

小时候秋天到来时，上学的我们也恰
好放假，便跟着母亲到地里帮着收山药
蛋。那景象何等壮观啊！山丘像金纱漫
过，流动着的“金纱”上，到处是抢收的人
们。山药茎叶已经枯萎，枯萎的根部出
现隆起和裂口，顺着裂口，掀开泥土，一
定会摸到山药蛋。男人们用镢头在前边
刨，女人们挽着篮子跟在后边捡，把一颗
颗白的、黄的、紫红的山药蛋从土里掏出
来，放进篮里，再倒在一堆，堆起一座小
山包。

后来，弟弟出生那年，由于遭灾，山
药蛋少了，我们的生活相当困难，每天只
能以野菜伴些许小米充饥。母亲奶汁少
了，弟弟饿得嗷嗷大哭。看着这般情景，
我流着泪问母亲：“娘，你说为啥山药蛋
少了呢？”母亲摸着我的头，哽咽着说：

“孩子，好好念书吧！”看着母亲红肿的眼
睛，看着弟弟消瘦的小脸，我心里说不出
的难受。一天放学后，我把书放在教室
里，提着空书包跑上了山峁。在一片刚
收完的山药蛋地里，使劲用两只小手不
停地挖着每个空坑，希望能有一颗硕大
的山药蛋滚出。我挖呀挖呀，忽然，发现
一个小坑里一个小坑里，有一根毛发般细小的根茎，
向远处的向远处的泥土延伸。顺着这根希望的

““小金丝小金丝”，”，我我慢慢地挖着，手指突然碰到
一个硬块一个硬块，，我小心我小心地把上面的泥土剥去：
啊啊，，一颗白白的一颗白白的、、嫩嫩的、如拳头大小的

山药蛋暴露在我山药蛋暴露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立刻把
它放进书包里，而是细细地端详着，看它
上面的每一个隆起和每一处凹陷，以及
它的形状和在泥土中的位置……

我没有停，一直挖了满满一书包山药
蛋，提回家。母亲用颤抖的双手抱住我
渗出血的小手，“哇”地一声放在自己口
里。母亲做了一顿山药蛋饭，我看着弟
弟一口一口香甜地吞咽着棉花似的山药
肉，心里甭提多高兴了！

农村实行大集体时，庄稼由生产队统
一种植，打下的粮食再分到各家各户，每
年粮食都不够吃，要再挖点野菜补充。
每到夏秋季节，粮食所剩无几，只有少许
几篮发了芽的山药蛋。母亲每天劳动回
来，总要挖回一篮野菜，把野菜洗净切碎
放入锅里，再加几块山药蛋，便是中午饭
了。那野菜叫“杨菊菊”，吃在嘴里，苦涩
难忍，嚼半天才能下咽。每次吃饭，第一
碗有山药蛋的盛给父亲，父亲是家里唯
一的劳动力，必须吃饱。接下来是孩子
们的，山药蛋少了点。轮到母亲时，锅里
只有野菜了，但母亲一声不吭，默默坐在
厨房的地上，慢慢嚼着苦苦的野菜，不时
还要夹几筷子扔给地上觅食的小鸡。

后来，老百姓的生活渐渐好了起来，
山药蛋不仅能够满足自家吃，还能卖到
外面。我参加工作后，住在城里，每年厨
房里总要备几袋山药蛋。即便到饭店吃
饭，也首先要点一道山药蛋的菜。每天
不吃山药蛋，就觉得肚里没饱似的。

父母已年逾古稀，年轻时受过太多的

苦。休息以后，儿孙们总想让他们过得好
一些，常常到超市买些好吃的，也从外地
让人稍回稀罕水果、高档点心。可他们却
放着不吃，或者给了邻居的小孩，每天仍
然要吃山药蛋。遇此情况，儿孙们总要规
劝。母亲说：“山药蛋好吃、养人，已经习
惯了，总也吃不腻的。”大家不服气，还在
争辩，还在劝说，但我同意母亲的说法。

说到山药蛋的吃法，那真是数不清。
油焖土豆、土豆炖排骨、土豆烧牛肉、油
炸土豆泥等等，都非常好吃。但深埋在
记忆中的还是儿时的吃法较多。常常在
双休日下厨，变着花样儿做着吃。比如

“炖烩菜”就常做。将山药蛋切成块，辅
之以粉条、豆腐、金针、海带，炖在一起，
起锅前将小炒肉在上面一浇，香喷喷，热
腾腾，着实好吃。还有“磨擦擦”，将山药
蛋皮削净后，放在打有小铁碴的铁皮上，
来回转圈磨，然后在磨下的碎末里加入
面粉，再捏成一些小块，放在蒸笼里蒸。
蒸熟后，揭开锅盖一看：嚯，满笼里像放
着一件件精致的工艺品，闪着青光，散着
清香，把它们放在碗里，加些盐醋等调味
品，递进口里一嚼，绵软细滑，简直是天
下一道好菜。

山药蛋是山里人的主食，又是城里人
的配餐。走在城里的街上，发现开了不
少的粗粮馆、土豆馆，那些吃腻了大鱼大
肉的人们，也纷纷前来品尝。市场里贩
卖山药蛋的商家也不少，既赚了钱，又帮
农民找到了销路。据说，山药蛋有降脂、
美容的作用，是养生的上好绿色食品。

晓 根


